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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图：陕西女子监狱党委副书记、政委：陈建国 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我叫小娟，今年四十二岁。我十八岁那年，大腿根部长个漏，后来发展为骨髓炎，二十三年，我到处求医问药，都没封口。到了2010年冬天，我每天只能坐在炕上，不能下地走路，腿严重的肌肉萎缩，每天上厕所由丈夫背来背去的。我对人生已彻底绝望，要喝“百草枯”农药死，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刚刚七岁的小儿子。我问儿子：“没有妈妈行不行？”儿子一听，一下子抱住我大哭说：“不行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你不能死！”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我心如刀割，却又那么无奈。


就在我走投无路彻底绝望之时，也就是2010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家来了两个卖货的（线裤、短裤、袜子等），闲谈中，介绍让我炼法轮功，说能好病，我一听，便苦笑着摇摇头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能祛病，更何况我的病这么多年都医治无效，我已不再抱任何希望，况且受电视抹黑法轮功的宣传，我更是不信，也不想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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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拽绳子，几天下来她的乳头被拽得血肉模糊；恶人还用缝被针在她身上乱戳，往嘴里塞她们拉的大便，往肛门里塞辣椒，推她过火盆。 


十月一日，丧心病狂的魏尘让王宏再考虑两天，若再不写“三书”（转化书），就给她注射毒品，并说“你现在不写，到时候我让你象狗一样求我写。”十月三日至四日魏尘指使王春仙、任宏杰分三次给她注射了说是毒品的不明药物。两天后，薛东波（入狱前是个大夫）用所谓的针治疗仪，有三组线，每组有两根钢针，一组扎进她的太阳穴，一组扎进后脖梗，一组扎进双肩，通电击打，最高时电压加到五档，连续击打数小时，昏迷时又在她水杯里下了不明药物。凌晨四点，恶人在王宏神智不清的情况下炮制了所谓的”三书”，并掰开手指强按上手印，向上级报功。“完成”任务后，为了掩盖整个”转化”过程留下的罪恶痕迹，在封闭地又劫持王宏一个多星期，才把她押回分监区。


遭恶徒暴虐残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：宝鸡法轮功学员秦丽杰、田栓螺、宋宪兰、蔡金荣、席芬茹、卢凤荣等；西安法轮功学员肖春红、赵秋茹、李学清（已被迫害一只眼失明）；汉中法轮功学员杨华、尤亚丽、李青蒙、赵续红、侯秀英、肖燕萍；安康法轮功学员王国英、杨子秀、彭霞、叶翠兰、谢晓芳、谢燕等。


在女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，大多数还未曝光……











监狱被监狱局推崇为所谓的“省级、部级文明监狱”，实际上它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手段之阴毒、流氓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恶之地。 


陕西省女子监狱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来，在近九年中对坚持真、善、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并逐步升级，从关严管队、体罚、曝晒、戒具、拳脚、背铐、约束服、面壁罚站、电棍、毒打、灌食等。二十四小时洗脑、不让睡觉、不让上厕所，还有更甚者使用精神药物注射等迫害手段。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精神与肉体双重的摧残，。


对法轮功学员超体力奴役，有时每天高强度劳动达二十个小时以上，除去吃饭、洗漱，只能休息两、三个小时，严重违反《监狱法》等规定。


监狱里许多奴工产品都是生产一些假冒伪劣药品和产品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等等。他们在车间二楼有二间库房专门装假药，什么药都有。


现在陕西省女子监狱是九分监区恶警杜颖主管对法轮功的迫害与“转化”，分监区长武翠梅、恶警魏尘、郎华宁协同。


法轮功学员濮会琼在绝食几天的情况下，被恶警杜颖、魏尘吊起来直至休克，醒来后被恶包夹张春红、王红娟继续折磨。


法轮功学员李树莲三九寒天多次被恶包夹刘丽红、李爱梅全身扒光，拉到水房，用凉水管子长时间冲。李树莲被迫害成精神不正常，而恶警却在犯人中谎说是炼法轮功炼的。


法轮功学员徐春霞三九寒天被扒光衣服，用凉水冲完后，再被恶警用手机拍下裸体照。
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余金霖。因她不服罪，被恶警魏尘、杜颖指使打手们在铁门外通宵对她进行毒打，惨叫声不绝，随后，她被关进严管队，被折磨成急性胸膜炎送至医院抢救。二零零九年十月，宝鸡法轮功学员余金霖天天挨








陕西省女子监狱






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）陕西省女子



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，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沸腾了，人山人海，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，共有七千多人汇聚在此，举行盛大游行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二十一周年，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，同时呼唤正义良知。


游行从中午十二点开始，游行队伍由展示三个不同主题的大方阵，其间有分为十一个小方阵组成。第一个方阵展示大法的美好及弘传世界，第二个方阵揭示千古奇冤并呼吁制止迫害，第三个方阵呼唤民众觉醒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赶快三退（退党，退团，退队）保平安。


游行队伍散发出的巨大、纯正、慈悲的能量辐射整个唐人街。不少华人感叹：真壮观，这么多人；有的表示要学法轮功；有的说：法轮功的发展越来越壮大…… 





其中一位炼功人便开始和我讲述她修炼法轮功的神奇经历，听得我简直惊呆了，她的情况和我现在极其相似。当初，她身患绝症“股骨头坏死”，瘫在炕上由人背，在地上爬，丈夫也不要她了，送她回娘家。我听着入了神。又听她俩给我讲电视里的“天安门自焚”是中共邪党一手导演的，是给法轮功栽赃陷害，都是骗局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杀生都有罪，怎么还能自焚？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。我想反正自己的病无药可救，况且她们也没理由骗我，也不跟我要一分钱，我决定炼功试试。


第二天来了三个大法学员教我，几位炼功人的善心深深感动了我，同时也坚定了我炼下去的决心和勇气。她们走后，我认真看书、炼功。果然，神奇出现了，我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转，第三天，腿不疼了，而且能下地走路了，鸡蛋大的伤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one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(标题不可空白)，稍后用收到的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。











左图：辛海波98年10月到女子监狱监狱长，2011年8月12日升陕西省监狱局副政委





恶警魏尘





打，没几天腿被打断……


二零零九年，安康法轮功学员罗长云拒绝“转化”，被恶警强行灌药、打针，恶犯薛芬、绍颖用酷刑折磨她，不让睡觉，不让上厕所，逼她两腿之间夹一张纸罚站，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，将她打倒在地，140多斤的重的恶人邓颖用双脚猛踩她的双膝盖，致使罗长云双腿严重损伤，行走艰难，一年多无法恢复，被迫害的血压高压达200多。 


二零零九年底，延安法轮功学员李树莲，被非法关进监狱后，张改萍指挥恶犯王敏、李爱梅对李树莲大打出手，将她按在地上，用脏抹布脏鞋子往她嘴里塞，把李树莲嘴里十几颗牙拔掉，打得她满身伤痕累累，脸色惨白，李树莲仍然不屈服。张改萍恶毒地说：不行就打针（毒针）！ 


二零一一年，宝鸡法轮功学员、大学讲师王乖燕，被劫持进女子监狱，恶警杜颖唆使罪犯李爱梅、刘丽红等对王乖燕进行残酷暴打，杜颖又把她关进严管队双手铐起来，亲自抡起警棒暴打。


法轮功学员茹红霞，六十多岁，因揭露“610”而被非法判刑三年半。在二零零七年寒冷的十一月，她被以上恶人弄到 “转化”室，扒光衣服，赤脚站在水泥地上，打手们对她进行毒打、用皮鞋踩跺她的脚，脚多处被踩掉皮；用冷水从头浇下，再用风扇对着她吹，把她折磨得昏迷过去。
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四日，九分监区恶警魏尘带着死缓薛东波、诈骗犯汪颖、抢劫犯张文、吸贩毒犯王春仙、任宏杰组成的六人“攻坚小组”，在监狱专门划定的封闭区域对法轮功学员王宏进行疯狂的强制转化，连续多日不让睡觉，并脱光她的衣服，对着风扇一吹就是十几个小时，还不断给身上浇凉水，站不住时就用手铐把她铐在架子床的上铺架上。她们轮番睡觉，留一人值班，躺在床上，用缝棉被的线绳，一头攥在手里，一头系在她的乳头上，只要发现她瞌睡了或闭上眼睛就用





口变成一角钱硬币的大小了。第四天，她们又来看我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下地给她们走上一圈儿说：“这功法太神奇了，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快教我炼功吧，原来中共确实是给法轮功造谣，书里讲的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，我以前上当受骗了，早遇上你们那该多好哇，何必让我吃这么多年的苦，遭这么多年的罪呀，有这样的好功法自己竟然不知道，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好法呀，我可得好好珍惜。”


通过不断炼功，一个半月，我的身体全部恢复正常，二十三年的漏终于长严了，现在屋里屋外什么活都能干，母亲、丈夫、公公看到我的神奇变化，都竖起了大拇指，再也不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了。


我能有今天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脱离了苦海，使我从新站了起来，真心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，早日走进修炼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！（文／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）◇

















